
2015年9月21日 星期一 主编│陈耿 版式│许丽 海南
刊周 封面 B04

烧制陶器，在海南岛西南边
陲的乐东县黄流镇新民村有着
300余年的历史，世代相传，曾经
是村民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因制
作工艺原始和技术滞后，龙窑出
产的陶器早已无法跟新时代专业
制作的同类产品相提并论，烧陶
的手艺活儿正在被当地村民们所
遗弃。

至今，村里仅有一座“龙窑”
仍在点火。

从没变过的工艺

新民村坐落在名为金鸡岭山
脚下 225 国道旁，是一个有着
1600人的村庄。

现存陶窑位于村口对面一块
平地上，隔着国道，共有3座。陶
窑是用红砖砌成的。窑身修长，
在20多米至40米间，一半藏身
地下；地上宽2米、高1米左右，
截面呈圆拱状，形如龙或虾背突
于地面，因之得名龙窑；最前端是
从下往上逐渐收缩的圆形烟囱，
高出地面约3米。龙窑的旁边是
土坯棚作坊，用于制作及存放陶
器。

海南日报记者来访时很幸
运，60岁的邢孔芳和妻子正在烧
窑。两人守在窑边，不停地往窑
身上8个巴掌大的火眼里添加柴
火。通过孔眼，可以看到里面的
熊熊火势，一件件陶器就身处其
中。邢孔芳说，现在每两三个月
才烧一次窑，平时就种田。

邢孔芳的作坊里摆了许多大
小不一的罐、盆、杯、缸、瓮和烟
囱，有黑褐色带有些许光泽的成
品，也有待烧的灰白色的半成品，
摸起来尚可感知其黏性及柔软。

应记者请求，邢孔芳演示了
一遍制陶的过程。他光脚坐到一
块转盘边，将泥巴放到盘上，用双
脚蹂踏，又用双手捧起，加水后揉
捏；再用双脚把转盘推转，将泥巴
放回转盘中间进行塑形；泥巴逐
渐抟高，不到10分钟，已呈圆形
陶罐模样。最后再用一小块木
片，刮平还在转动的陶胚，以免胚
体粗糙。

邢孔芳作坊后面，堆着一堆
黏土，颜色如被火烧焦一样，这是
制陶的原材料。曾经也开过陶窑
的村委会主任邢孔义说，这种土
叫什么，村民也不知道。挖来的
粘土要经过浸、踏、过线等工序，
使泥巴粘性强、细、没有沙粒，才

适合制陶。
黏土堆的旁边，是一口砖砌

形如大锅的容具，盛放着灰色的
釉。釉由草木灰、田地里撷取的
釉料（也是一种泥土）、盐巴和水
混杂而成。陶器成形干燥后有微
孔，就用釉涂身，即“上汤”，保证
光面，再放进窑里烧制。

邢孔义介绍，制陶和烧陶都
有严格的要求。制硬了，容易烧
裂；软了，容易烧扁。所以有时会
依据不同种类用几种泥巴加以中
和。烧窑时，要连烧两天，晚上也
要守着；但到一定温度后要及时
停止加柴。怎么判断？要把一根
木柴伸进火眼，借着木柴的火光，
看陶身是否发亮；如果发亮，说明
温度已到。曾经有专家来访，测
出这一温度在1200℃。

在新民村，烧窑的过程，全靠
手工和经验，没有现代器具参
与。望着邢孔芳夫妇添柴的背
景，邢孔义说：“这是从祖上就传
下来的工艺，材料也从来没变过，
太原始了。”

曾辐射琼南地区

在过去，“原始”并不是问题。
据村民自发编纂的《新民村

志》记载，新民村陶器的起源要追
溯到300多年前。詹氏族一世祖
有富公（1670-1731），从琼山县
迁至此地，繁衍生息制作陶器，是
新民村制陶的先祖。有富公开始
在本村传艺，招收徒弟建窑灶。
从此新民村40%的村民从事陶
业，世代以陶业谋生，代代相传延
续至今。

陶器与人们的生活时刻不能
分离，挑水、煮饭、酿酒、煎药、盛

粮食、沏茶、喂猪、烧香、制作烟囱
等都要用到，因此，新民村出产的
陶器也分门别类，应有尽有。在
邢孔芳的作坊，我们还见到有的
酒缸被粘上青蛙状的陶饰。邢孔
义说，这就是黎族的“蛙哥”，是黎
族民众崇拜的对象。像这样的陶
器，是应黎族群众的需求而做。

“这个村缺少耕地，但这里的
粘土和釉料很适合制陶，别的地方
都很少见。”邢孔义说，这是新民村
发展起陶业的独特优势。在过去，
乐东、三亚、东方、白沙、昌江、琼
中、陵水等琼南半部地区使用的陶
器大部分都靠新民村供应。

因此这一特色产业，曾经帮
助村民们生财。邢孔义说，上世
纪上半叶，他的祖父就是靠这一
行业起家，在黄流镇上买了块地
建房，后来被日本侵略者烧掉。
日本人战败后，祖父又依靠烧陶
所获盖了新房。他说，新民村还
有一个人人知晓的“笑话”：曾经
有位村民算计好，每生产一个“蛙
哥”酒缸可以赚6元，生产100个
就可赚600元，非常可观。“他的
算盘打得很好，但技术不行，全烧
坏了，被全村人笑。”

解放后的集体化时期，私人
家庭作坊式的生产不再被允许，
能公开烧陶的只有生产队的两
座。但实际上，为了生存，有人也
私自建窑烧陶，大家心照不宣，集
体出工回来后，你烧我卖，相互配
合。但这一时期的窑，并不叫龙
窑，叫灯笼窑，其窑身是直立的，
宽约两三米，高四五米，空间较龙
窑小；卖起来也比较辛苦，要挑
担，远了就用牛车拉。

1980年代是新民村烧陶的
春天。私人烧窑再次被允许，村

民们三五合伙，建起可一次性烧
上千件产品的龙窑，并把这些窑
顺序命名为一厂、二厂、三厂等。
这时，新民村的陶器继续畅销琼
南地区各个市县，一度还卖到琼
海。邢孔义回忆，在1989年前
后，新民村的烧陶产业达到巅峰，
约有14座龙窑。村民们按订单
制作，每半个月就烧一窑。

最后一座龙窑

如今，“原始”成了问题。
实际上，邢孔芳的龙窑已经

是新民村最后一座依然烧制的龙
窑。其余两座，有一座早已荒废
成为遗迹，留下的烟囱在因挖土
而成的巨坑中茕茕孑立，不易被
发现；另一座属于村民邢水利的，
今年刚刚被放弃，在荒草和杂树
中诉说凄凉。

邢孔芳自己的窑，也身处艰
难之中。正在烧的这一窑，大部
分是累积几个月的订单，还有大
小80件是老板跟他订做的，要拿
去展览。虽说烧一窑能有上万元
收入，但顶不住两三个月才烧一
次。“要是经常有客户找我就好
了。”他苦笑道。

龙窑的衰落，是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到
市场上美观耐用的塑料、金属制
品的冲击；而龙窑的产品无论用
料、设计还是工艺都没有变化，造
型简单、风格粗犷，少有花纹图
案，只能做到可用。

从那时起，本村内的龙窑逐
渐熄火，被民居替代；而邢孔芳烧
制的品种，也从最初几十种，降到
如今6种以内，销售范围缩小至黄
流镇周边，烧窑的周期则由过去
的半个月延长到两三个月。

“我们这里的陶跟景德镇的
无法相比，”邢孔义说，“人家那边
用的是高岭土，我们的只是一般
泥巴。人家烧出来的叫陶瓷，我
们只能叫陶器。”

在过去，村里十多岁的后生
就可以在父母长辈的熏陶指点下
学习制陶，到接近20岁时已经能
独当一面。如今烧窑没有前途，
村里再无年青人对之感兴趣，曾
经世代相传的技艺已经面临失传
的局面。目前，村里掌握这门手
艺的师傅不超过5人。邢孔芳说，

“我是我家烧陶的第五代传人，但
现在找不到第六代了。”

因为历史悠久，新民村的陶
器具有一定收藏价值。村民收藏
家老容说，历史上，在新民村建立
前，也已经有了烧窑活动。有专
家鉴定，此处村存遗迹的古崖州
窑有上千年历史，从中挖掘的陶
器已被海南省博物馆和省民族博
物馆收藏。现在乐东、三亚一些
酒店也看中了手工陶器的艺术价
值，偶尔跟邢孔芳订做。

龙窑还能继续抬头么？邢孔
义说，或许可学习景德镇用高岭
土制作陶瓷，也可以用这一民俗
吸引游客。

但这一设想在目前也仅仅是
设想而已。邢孔芳说，自己年纪
大了，再干两年也干不动了。

这预示着，如果没有意外，新
民村最后一窑的火，也将在不久
后熄灭。

在民间，传统陶器
一直与人们的生活紧密
相联。在琼南地区，人
们大多未知，他们日常
曾经使用的陶罐、盆、
杯、缸、瓮等，许多都来
自乐东黎族自治县一个
名为“新民”的小乡村。

在日用陶瓷基本都
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今
天，仍然保留手工制作
传统的新民村龙窑，是
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然而，这个世界变化太
快，也许在不久以后，这
道景观只能在历史的怀
想中追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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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黄流镇新民村邢孔芳的龙窑，也是该村最后一座尚
在运行的龙窑。 苏庆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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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孔芳作坊
内堆放的陶器，褐
色发亮的为成品，
灰白色的为未成
品，将放入龙窑进
行烧制。

苏庆明 摄

海 物语窑窑


